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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人 连中福

[小说天地]
[往事钩沉]

上湖山

湖山，一座山名，也是地名。
这次去的湖山非山名，而是地名。
给我带路的龚金土，曾连任六届18

年湖山村民主任，可以称上是位湖山通，
他介绍：湖山是离大湖山驻军最近的行政
村，山中隐湖的大湖山主要以沿石龙岗排
列的头塘、中塘、尾塘三塘著称，石龙岗沿
三塘延伸二十多公里，整条山岗峭岩叠
嶂，陡壁突兀，如巨龙伏卧，似天堑横断，
到了尾塘山岗掀开一个缺口，沿缺口而
下，不到五里山路便到了湖山村，这个神
奇缺口被人们称为天门。原来的湖山行
政村有龚家、李家两个自然村组成，居住
人口最多时达到300余人。据传，石龙岗
的龙脉就是从天门延伸到湖山村的，解放
初期，桥亭片的第一任农会主任龚乌老就
是湖山村人，他虽然文化不高，但当了几
十年村主要领导，威信很高，深得村民信
任。上世纪七十年代，大湖山驻军与周边
各村民兵开展军民联防，训练中，湖山村
民兵连从天门急行军赶赴海拔895.4米的
大湖山最高峰集结，只用了45分钟，先于
周边各村到达，深受驻军赞赏，也让其他
民兵连望尘莫及。而那时，担任村民兵连
长就是龚金土。

回忆当年激情岁月，龚金土满脸豪
情，光彩四射。

围着建在半山腰的村庄，一路走，一
路聊，龚金土说他当村民主任那会儿，湖
山人丁最旺，而现在仍住在湖山的只有二
三十人了，多数湖山人因下山脱贫，或在
里桥亭自然村建了新房，也有不少人在外
工作而在城里买了商品房。人员离开，村
里人气渐渐清淡，湖山也变得冷清了。

“留下的老房子都空着，有的年久失
修而倒塌，怪可惜的。”龚金土不时指着一
处泥墙瓦房带着几分惋惜说，“有的房子
别看是泥墙瓦屋，却已经历200多年的风
风雨雨......”说起湖山的经历，龚金土说发
生在民国四年的那场洪灾刻印在湖山人
心里永远挥之不去。那年农历六月，大湖
山附近连降暴雨，山洪裹着数十吨重的巨
石从天门直扑而下，湖山村多幢民房被
损，其中有幢民房整个屋架被洪水裹走，
有的屋后墙体被泥石流撞开，山洪从屋内
穿堂而过，山下的人见到被洪流裹着冲下
的屋架，都说这回湖山村完了！可洪灾过
后，村里除了毁损几幢房子，未有人员伤
亡，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在一块有一间房子大小的红砂石跟
前，龚金土停下脚步，“喏，这就是当年洪
灾滚落下来的石头。”哇，如此巨石，若不

是山洪，谁能将其送到村里？自然的可畏
有时让人难以想象！龚金土说，这种巨型
红砂石在村里还有几十块，成为村民和来
村里旅游者对民国四年洪灾的记忆景
点。瞧，不知是哪位游者在一块巨石上写
下“海枯石烂”四个大字。按照民间老人
的说法，那年是石龙岗的小龙要去东海龙
宫见爷爷，但龙母一再嘱咐不能伤害沿途
百姓，小龙随洪流一路避开人类小心而游
去了东海，难怪过湖山村时只毁损几幢房
子，而未伤着人员。

说湖山有龙脉风水，着实值得风水先
生考证。光绪年间，江山大陈汪氏大财主
曾派风水先生到湖山实地踏看，并化巨资
购下风水先生勘定的宝地，又花巨资，数
十里抬棺护尸，将他们的祖宗埋葬于湖山
的一块龙脉宝地，按风水先生勘测，该处
龙脉深至数十丈，墓穴必须掘至十丈以
下，如此高深墓穴，棺木如何置于穴中？
风水先生自然有法：由抬棺将军用麻绳将
棺材慢慢下送。汪氏祖墓葬下后，为防止
他人盗墓或破坏龙脉，便在墓的附近建了
一间房子，派专人在此长期居住看守祖
墓。

“左前方那间房子就是看墓的专用
房，村人都称之为‘大陈人看坟屋’。”龚金
土指着前面的一间矮屋说。走近小矮屋，
门窗紧闭，不知是谁在一个窗台上放了只
土蜂桶，看看蜂门，不见有蜜蜂进出，看来
久无人气的房子，小蜜蜂也不愿呆。难怪
村里一位还养着几群土蜜蜂的大妈说：蜂
随人迁，她去年因病住院几个月，家里养
得几群蜜蜂几乎逃光，出院回家后，蜂儿
又慢慢聚了回来。深谙蜂性的我，也觉得
此说法不无道理。

猎奇的心理，让我对汪氏祖墓念念不
忘，但龚金土却说去墓地有点路，而且他
记不清具体位置，只好暂且作罢。

有关湖山村的历史，村人都喜欢以村
后山缓坡上的一棵古樟作佐证。离开“大
陈人看坟屋”，龚金土领着我直奔那棵古
樟。雨后不久，上坡的泥道有点滑，74岁
的龚金土不时提醒我小心，他自己却稳稳
走在前头。古樟周边长满杂草荆刺，因未
带砍刀开不了路，无法进入树根部察看，
龚金土劝我站在远处看看算了，我却一心
想进入树根底找树牌探个究竟。就地找
根木棍，打倒一片茂盛的荆刺杂草，硬是
踩着倒下的荆刺到了树底，四周察看，却
不见古树牌。如此数人合围的古樟怎么
会没牌？是普查人员疏漏了？回走时我
问龚金土，他回忆说，县里好像发过牌，但

村里因没有及时钉在树上，不知树牌现在
何处，需问问续任村民主任“二斤头”才知
道。

龚金土说得“二斤头”名叫龚土你，接
任龚金土任村民主任，现仍住在湖山村。
龚金土领着我到了龚土你家，龚土你说树
牌放在他离古樟更近的老屋里，我让龚金
土在龚土你屋里歇息，我和龚土你去老屋
取牌。在老屋阁楼上，龚土你一眼看到那
块天蓝色的古树牌，取下一瞧，牌上印着

“浙江省古树名木保护牌，树名樟树，编号
HC0089，树龄300年，保护等级二级，常
山县人民政府，二00三年七月”。一块铁
皮小牌，能带给人们如此多信息，怎能让
其躺在屋里？我让龚土你找来四个钉子，
扛起屋里的七步木梯：“走，我们把牌子钉
到树上去。”因进入树根底确有难度，龚土
你又已70多岁，我劝其在路旁等候，自己
单独去树底钉牌。上梯、扶牌、砸钉，当古
树牌平整贴在古樟主杆段时，我极有成就
感地掏手机拍下几张美图，并当场给龚土
你分享，他赞：漂亮！

从沿村而流的小溪旁下来，我问龚土
你是否记得大陈人汪氏祖墓在哪？他说
记得，就在不远处。我欣喜若狂，请求龚
土你领我看看。不过，龚土你担心被埋的
墓碑不知还能否看到？一座花大代价埋
葬的祖墓，怎么会看不到墓碑？我有些纳
闷。

十来分钟的山路，龚土你在一片菜地
旁停下，指着一个土堆说：这就是汪氏祖
墓。蹲下身子，拔去土堆上的杂草，哦，是
墓，只能见到露在一条水沟面上不到十厘
米的墓碑。这墓碑前怎么会有如此深水
沟？而且有村民在沟上架了五根大腿粗
的杉木，作为约四五米长的过道，可想象，
当年此水沟挖得很深。隔着木桥，压根无
法看见墓碑，我让龚土你帮忙一起将木桥
抬离，但固定木桥的横档已霉烂，我们只
好一根根地将其搬离。没有工具，只好用
手清除部分积泥，花了二十分钟，扒折数
片指甲，用草擦拭碑面污泥，只看清“大清
光绪，新故先祖……”等碑头字样，埋进土
里的碑上信息只有等下次带着工具来考。

在返回的路上，龚土你为我解开了汪
氏墓前开沟的谜团：汪氏祖墓下葬十余丈
后，从石龙岗通向湖山村的龙脉被切压，
使湖山村里的灾难不断，就连公鸡都不会
打鸣报晓。湖山村民岂能如此坐以待
毙？他们请来道士破解，道士念念有词给
出解方：在墓前开一深沟。在湖山人的不
断交涉下，汪氏家族只好同意，这才改变
了湖山村的命运……

“当然，这都是老辈人的传说。”龚土
你如此说。

临近中午 12 点，我们赶紧坐车返
回。下山路上，为了分散疲惫和饥饿的侵
袭，活跃气氛，龚金土给我讲了个古代美
女与湖山的故事：据传，很早以前，湖山一
带的所有山林田地都是一位郑氏美女的，
这位美女与当时的县太爷相好，一次在太
爷公务场所游玩，看到桌上放着一叠图
纸，随便拿起一份观阅，觉得图文并茂，甚
是漂亮，太爷见女子对手上图纸爱不惜
手，便道：手上那份就送与你吧。女子拿
回家请人细瞧，原来是一张湖山一带的山
林土地权证书……

故事还未讲完，车子已到了龚金土
门口，因他妻子外出给女儿带孩子，在家
的90后儿媳邢丹丹已将一桌饭菜张罗
妥贴，我只好客随主便，在龚金土家享用
丰盛中餐。

欠账

与奶奶分别两个多月，我天天记挂
着。今天，我终于可以回家见到奶奶了。

三个月前，武汉告急，湖北告急，一
场特大疫情降临，全国支援湖北的呼声
一浪高过一浪，我作为东南沿海的一名
医生，自当义不容辞，赶紧申请援鄂，得
到了医院党委的批准。启程的时刻，我
来到奶奶的床前告别，奶奶拉着我的手
久久不舍得松开，声音显得有点颤动：

“你去哪？不会丢下我吧。”我说：“就外
出学习一段时间，到时候，我要采一些神
丹妙药回家，把您的老毛病治好。”

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的奶奶就是
家中的主心骨。小到晚上吃什么菜，大
到家里买什么电器，什么时候建新房都
是奶奶最终拍板。她劳累了大半生，得
了奇怪的头痛病，自去年八十大寿生日
之后，情况糟糕起来，虽中西医结合着治
疗，老人家也只能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躺
在床上过日子，本来每天早晚餐都是我
喂着吃。

援鄂的第二天，我就被编入了护理
组，与各路来的医生全天候地奔忙在受
疫情感染的患者之间。每天只有脱下厚
重的防护服，才有短暂的休息时间。

大约是五六天之后，我和奶奶通过
手机进行了视频。我的父母退休前在外
工作了几十年，家里就我和奶奶相依为
命，风里雨里都是奶奶陪着。记得我出
外上大学的时候，奶奶千叮嘱万叮咛，一
直送到公交车站，远远看见她含泪地挥
着手，成为我刻在头脑中的永久记忆。
我参加工作之后，第一份工资，就为奶奶
买了治疗头痛的药物回家，奶奶逢人便
夸：“还是我的孙女懂事。”在和奶奶的视
频中，我感觉奶奶似乎更憔悴了。“奶奶，
你要按时吃药呀。”奶奶还安慰我“知道
知道，你自己要保重，吃饱穿暖，早点睡
觉。”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我从当地的女医
生口中了解到，湖北神农架的“太阳草”，
对奶奶的头痛病有特效，于是，就托她从
一个民间药师那里采购来一大包，准备回
家给奶奶服用。

采到太阳草的那一天，我的心情格外
愉快，好像看到奶奶服了药，起来散步的
样子。我隔着口罩就急不可耐地和奶奶
进行语音通话：“奶奶，我这一次采到了神
仙药，你的病可以根治了！”停了好一会，
电话里才传来奶奶一字一句的声音：“你
别太为我担心，早点回家看我就行。”

我何尝不想早一天回家呢？在鄂护
理一线就是战场，我就是战士，以服从命
令为天职。

让我高兴的是，武汉疫情迅速减缓，
上级批准我们回家啦！

今天，我们十位白衣天使脱下防护
服，换上休闲装，披红戴花地回家了。家
乡领导同事以及各界群众以最高的礼遇
欢迎我们，一路上，警车开道，张灯结彩，

“向英雄致敬”的标语随处可见，在欢迎
仪式上，我留意台下的观众，终于看到了
坐在第二排的父亲。

欢迎会结束的那一刻，我和父亲紧
紧拥抱在一起。看到父亲有点异样，我
开口就问：“奶奶的病情怎么样啦？”父亲
几近哽咽：“奶奶她，她走了，前天已经送
到公墓去了。”我顿时不知所措：“她怎么
不和我打个招呼就走了呢？！”父亲的心
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我，我们也是怕
影响你的工作。你支援武汉是大爱呀!”

在前往公墓祭拜奶奶的路上，父亲
帮我背着沉甸甸的“太阳草”，我几乎迈
不开重重的双腿，心里一直默念着：我一
个治病救人的人，却连自己的奶奶都救
不了……

特约撰稿人 广昌崽

湖山村一景 图片来源于网络


